
陈建功1949年生于广西北海， 1957年随父母进京。
1968年高中毕业， 随即到京西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经
受十年矿工生活的磨砺后， 1977年， 陈建功考入北京
大学中文系， 1982年毕业后成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
家。 1995年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创研部主
任， 2001年， 陈建功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 2003年起， 他连续担任十届、 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 2013年起， 出任第12届全国政协常委。

几百字的履历下面， 积淀着陈建功厚实的人生
追忆。

上世纪40年代末， 陈建功的父亲从广西北海负笈
广州求学， 新中国成立后， 被选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
究生， 1957年留校任教。 当时陈建功的母亲同时也在
地处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 （现名广西师范大学 ） 进
修。 1957年， 母亲毕业与父亲团聚， 不久就把自幼跟
奶奶在北海生活的陈建功接到北京， 自此一家团圆。
陈建功先后入读中国人民大学附小、 附中， 1968年高
中毕业。 其时， 文革已经爆发两年， 因为众所周知的
原因， 他和同代人一样失去了进大学学习的机会。

艰苦而压抑的煤矿生活

1968年， “文革” 早期的狂热已趋于平静， 国家
也开始考虑拥塞在城市的青年的就业问题。 “上山下
乡” 运动还没开始， 北京市矿务局来到海淀区各中学
招录煤矿工人。 19岁的陈建功和其他300人一并被招入
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的木城涧煤矿， 成为井下生产
第一线的采掘工人。 陈建功记得， 那时的他身高1米
73， 身架瘦小， 体重不到100斤， 但每天都得扛着沉重
的风锤 （凿岩机） 下到黑暗浊闷的井下去干满8个小
时的重体力活， 加上下井、 出井的时间和出井后的洗
澡时间， 实际上每天的工作时间达9个小时。 “还是
很艰苦的”， 他描述说， 每当掌子面爆破之后， 硝烟
未散， 他就要和工友们一起， 扛着风锤过去， 接着下
一轮的打眼放炮。 巷道里的烟尘未落， 硝烟滚滚地往
外涌， 他得猫着腰， 有时甚至得趴到排水沟边上去喘
气。 陈建功干活儿是卖力的， 他扛得住这种体力上的
磨练。 然而， 让他痛苦的是， 那个时代政治上不公正
待遇带给他的压抑。

当时班组里有一个师傅曾是志愿军战士， 上甘岭
战役中， 他的战友们都英勇牺牲， 唯有他因被炮弹震
晕而致被俘。 在战俘营里， 他没有选择去台湾， 而是
回到祖国大陆 。 按照 “左 ” 的政策 ， 他没有得到善
待， “文革” 中更是被指为 “叛徒”。 倍觉冤屈的师
傅与陈建功倾诉， 陈建功建议他到地处西安门的 “国
务院信访中心” 申诉。 结果被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扣上
“为叛徒翻案” 的罪名。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的开展， 插队的青年中， 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渐渐深
刻起来。 山西有些知识青年办了本油印小册子， 其中
对 “文革” 和中国乡村现状提出了不少质疑。 寄给陈
建功看 ， 陈建功看了觉得很有意思 ， 就搁在褥子下
面。 谁知被发现， 结果那位党支部书记又怀疑陈建功
与山西的 “反革命集团” 有联系。 再如， 有一次下夜
班 ， 陈建功无意中念出了曹禺话剧 《日出 》 中的台
词 ， “太阳出来了 ， 黑夜即将过去 ， 太阳不属于我
们 ， 我们要睡了 ”， 结果被认为他是在 “攻击红太
阳”， 那位领导组织工友们大字报揭批他， 还让他参
加 “宽严大会”， 把他身边那些 “有问题的人” 一一
揪出， 批斗、 逮捕， 看得他心惊胆颤。

陈建功感慨当年 “工作上艰苦 ， 政治上也不得
意”。 但矿上知道他是个会写文章的人， “九大” 召
开后 ， 支部书记找到陈建功让他写九大辅导报告 。
“一方面挨整， 一方面得阐释当时的政策”， 对此， 几
年后的陈建功不无自嘲地说， 从那时起， 他就承担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 一方面 “挨整”， 一方面
还得 “讴歌”。

1973年8月的一天， 陈建功在井下遭遇事故———他
在指挥调车时被出轨的矿车甩到轨道上， 被另一辆矿
车卷到碰头下面。 危急时刻一旁的同事把继续前冲的
矿车扛住， 他这才得以活命。 陈建功腰1和胸12脊柱压
缩骨折， 左腿肌肉萎缩， 几无知觉。 在矿务局医院住
了几个月才得以出院。 这个过程中， 工人师傅们对他

的救助和照顾是陈建功一直不能忘怀的， 他从中深深
体会到普通矿工充盈的质朴、 真情与善良。 多年后回
首当年， 他也感悟到艰苦的矿工岁月其实也砥砺了他
们这一代知青精神质地和人格品性。

考上北大在北大浸润四年

也是在1973年， 国家来矿里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陈建功干活很卖力， 又爱读书， 工人们都推荐他去，
但当时的矿领导却不同意 ， 还是认为他有 “政治问
题”。 1977年， 高考体制全面恢复。 在 “妈妈的唠叨”
下， 临时突击了三个月功课。 “在一个寒冷凄清的清
晨， 和十几个同伴坐着大卡车来到门头沟区色树坟中
学参加考试 ”， “那时的色树坟中学尚属简陋凋敝 ，
比起我十年前毕业的人大附中有些寒酸， 这里却成了
我的命运转捩之地”。 陈建功由此考上了北京大学中
文系。 他各门功课都是90多分， 唯独语文只打了80多
分。 多年后他才从后来成为他老师的谢冕先生那里知
道， 前去招生的谢冕颇为这位考生的作文成绩感到困
惑———既然要报考文学专业， 为什么作文得分却 “不
过尔尔”。 直到查看了考卷谢老师才恍然大悟， 这考
生的作文是按发表的文章路子写的， 所以判卷老师给
分不高。 当然， 他的总积分考到了录取线以上， 因此
录取他并不成为问题。 但这段故事还是成为了谢老师
和陈建功之间师生情谊的趣闻。

1978年2月， 陈建功和众多天之骄子步入未名湖畔
的这所名校， 由煤矿工人蜕变为文学专业的一名大学
生。 四年间， 他在中文系的众多名师门下求学， 广采
博收， 文学功底日益扎实。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
生们格外幸运 ， 他们可以听著名诗人林庚讲授 《楚

辞》， 听著名小说家吴组缃讲授 《红楼梦》， 听大学者
王力作关于古代汉语的讲座， 听金开诚讲授他新开设
的 《文艺心理学》 课程， 听哲学系的叶朗讲授 《文艺
美学》， 陈建功还清楚地记得为他们讲授 《当代文学
史》 的有谢冕、 洪子诚、 张钟， 《现代文学史》 课则
由严家炎、 袁良骏、 孙玉石、 乐黛云讲授， 《古代文
学史 》 则由陈贻焮 、 袁行霈等讲授 ， 《中国古代文
论》 由张绍康讲授， 之外也曾听来北大做学术交流的
海外学者叶嘉莹讲授 《古诗十九首》 ……陈建功说十
几年后率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 有幸在欢迎宴会
上与叶嘉莹教授同席， 说起当年聆听讲座之收获， 感
激由衷。

回想起来， 北大四年之于陈建功的意义显然是非
同寻常的 ， 比如学问修养的养成 ， 思想认识上的提
升， 人生命运的巨大改变……陈建功由此反思， 觉得
自己在煤矿时没有独立思考的秉持， 写了违心之作，
“曾被那个时代所挤压， 却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
时代”， 他表示， “人之为人， 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
子， 所应秉持的良知担当和思考精神， 这都是北大所
给予的。 既不完全听信、 接受既成的宣教， 也不能听
命于耸人听闻的忽悠， 我应凭独立的思考作出自己的
人生抉择和精神抉择。 我觉得这既是我在北大学习后
的感悟， 也是这个时代赐给我们的教训和启发。”

文学创作上的起步与崛起

陈建功的身份标签， 最为人知的当然还是作家，
毕竟他是由写作而成就今天的自己的。 1973年对于陈
建功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年份， 虽然这一年他
不但没有成为工农兵学员， 还在井下遭遇事故差点丧

命， 但他又是在这一年开始文学起步的。 这一年， 他
从矿务局医院出院后 ， 因工伤在身 ， 就不用再下井
了， 单位安排他在地面和几个老太太筛沙子， 而且这
活干得断断续续 ， 他时常会被派去完成一些写作任
务。 比如他曾奉命去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 （即
北京出版社） 报到， 去参与、 完成一套反映工人的报
告文学作品， 为此他被安排在花市东兴隆街51号， 据
说是北洋时代的海军部旧址的小楼里改稿， 一住好几
个月。 正值 “文革后期恢复文艺的阶段”， 他认识了
在这里写 《金光大道》 的浩然、 在这里写 《向秀丽》
的工人诗人李学鳌， 还有后来也都成为了著名作家的
理由、 陈祖芬、 刘心武、 母国政等。 陈建功拿了自己
写的诗送到李学鳌那儿请教， 李学鳌觉得写得很好，
就给拿到 《北京文艺》 发表了。

陈建功拿了自己写的小说给浩然看， 浩然对年轻
作者热情且指导具体， 他告诉陈建功： “小说人物性
格是要理清楚的 ， 小说就是揭示这性格的形成与发
展。 各种小说有自己的结构要求。 就拿树来比方， 长
篇小说就是参天大树， 中篇小说就是一棵枝蔓不大开
的小树 ， 短篇小说就是树干的一个横切面 ”， 云云 。
陈建功说， 这些说法或不够严谨， 对于初入文学之门
的他来说， 确是深入浅出受益良多的。 说起浩然， 陈
建功说， 粉碎 “四人帮” 后， 对浩然等 “文革红人”
予以审查当然是必要的， 但也应实事求是。 那时， 陈
建功曾有一两个月没见到浩然， 再见到他时， 说是去
山西了， 江青当时在山西的 “大寨” 住着， 让浩然去
那参加一个文艺活动， 还表示想让浩然当文化部长。
但浩然当场表示敬谢不敏， 说自己当作家就好。 回到
北京 ， 浩然和陈建功讲起这事 ， 表示对江青所搞的
“那一套” 不以为然。 1974年西沙海战打完后， 江青又
点名派浩然、 张永枚去慰问海军， 回来后， 两人也都
写出了 “奉旨之作”。 陈建功说， 作为一个作家， 是
应该反省的， 但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 浩然所为， 是
勉为其难， 不得已而为之， 是应该实事求是评价的。

1973年 ， 陈建功在 《北京日报 》 发表短篇小说
《铁扁担上任》， 1974年发表小说 《青山师傅》 《红卫
兵的步伐》， 1976年发表讴歌红卫兵的小说 《火红的袖
标》， 1978年发表 《流水弯弯》， 等等。 1979年， 上海
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制片人邀请业已在北大读书的陈建

功去上海改一部献礼片的剧本。 正在上海的时候， 一
天， 陈建功在路上买了份 《文汇报》， 看到上面刊登
了一篇后来被誉为 “伤痕文学” 开山之作———卢新华
的短篇小说 《伤痕》， 陈建功读了很受触动， 回去就
表示自己 “不能再编下去了， 要回北大了！ ———我们
现在所写， 无非就是把 ‘四人帮’ 时代倡导的和走资
派斗争的题材改成我们和 ‘四人帮 ’ 斗争的题材 。”
陈建功由此意识到自己的写作要转型了。

1979年， 陈建功在多家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了短篇
小说 《被揉碎的晨曦》 《甜蜜》 以及伤痕小说 《走向
高高的祭坛》、 京味小说 《京西有个骚达子》。 1980年，
其短篇小说 《盖棺 》 发表于 《北京文学 》， 随后被
《小说选刊》 试刊第一期作为头条转载。 陈建功觉得
《甜蜜》 还难免有 “文革文艺” 思维之囿， 《京西有
个骚达子》 则直面真实的底层人物， 并尝试用悲喜剧
的方式来处理小说了。 陈建功自此较自觉地 “从京味
小说转向了京味的悲喜剧， 很注意风格， 笔触指向北
京底层的煤矿生活”。

陈建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标签是 “京味作家 ”，
而他最为人称道的两个短篇小说代表作也都发表于
《北京文学》 杂志。 其一是1980年发表的 《丹凤眼》，
其二是1981年发表的 《飘逝的花头巾》， 前者获得了
1980年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后者获得1981
年的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 连续两年斩获
最权威的国家级奖项， 在那个全国人民都热衷于看小
说， 文学刊物动辄发行量几十万册的年代， 陈建功名
声鹊起。

从专业作家到作协领导、 政协委员

1982年初， 自北大毕业的陈建功被分配进北京作
协成为一名为人艳羡的专业作家， 并在这里一直呆到
1995年。 当时的北京作协可谓名家云集， 如肖军、 端
木蕻良、 骆宾基、 杨沫、 王蒙、 邓友梅、 从维熙、 刘
绍棠、 刘心武、 张洁、 理由、 李陀等等， 陈建功作为
当中最年轻的专业作家 ， 既受到呵护 ， 也学到了很
多。 这十余年间， 陈建功创作颇丰， 他陆续创作发表
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 这一切沉甸甸的创作成果， 更
加夯实了他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作家的地位。

1995年4月， 陈建功和高洪波、 吉狄马加三位相对
年轻的作家、 诗人一起被组织上选中调入中国作协担
任书记处书记， 陈建功兼任创作研究部主任， 1995年
到1997年， 陈建功还兼任了两年作家出版社社长。 在
这期间， 陈建功推进了 《小说选刊》 的复刊工作， 见
证了作家出版社的改革， 并分管了一段时间作协旗下
的报刊杂志。 2001年起， 陈建功担任了中国作协专职
副主席， 同时担任作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 随后
还曾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作家王蒙当年曾对陈建功说： “不管你本人持什
么观点， 你要考虑到文学的多样性、 包容性， 要注意
作协为作家服务的多样性。” 陈建功觉得很在理， 多
年来在领导岗位上也是秉持这样的原则工作的。 在第
六届、 第七届作协副主席的领导岗位上， 陈建功以素
朴亲切、 熟悉创作、 尊重作家和热情服务广获好评。

陈建功还是第十届 （2003年—2008年 ）、 第11届
（2008年—2013年） 全国政协委员， 第12届 （2013年—
） 全国政协常委， 担负着参政议政的神圣职责。 针对
新的历史时期自由撰稿人活跃的现实， 他连续两届提
交过关于提高写作人稿费纳税起点的提案； 针对网络
文艺日渐活跃的现实， 他提交过关于作协应关注网络
文学发展、 加强网络文学研究的提案。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 在担任第十届政协委员期间， 陈建功向中央建
议 ， 拨款设立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 获得重
视， 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 现在， 它已经成为中国作
家协会一个固定的文学扶植项目。 这一项目的草创阶
段， 从作品申报、 价值评定到成果评估及宣传推广，
陈建功在作协党组书记处领导下， 无不亲历亲为， 把
事情做得周到严谨， 为现在仍然运行的重点作品扶植
机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担任领导岗位分管工作的增多， 兼任社会职
务和从事相应工作的增多， 陈建功能够用于写作的时
间和精力都捉襟见肘 ， 他不得不在很长的时期内
把文学创作暂时放下来， 或放在很次要的位置。 这对
于一位作家来说， 这无疑是很大的牺牲。 但陈建功认
为， 他能够用自己的工作， 对文学繁荣有所贡献， 换
来广大写作同行更多更好的创作成果， 并无遗憾。 对
于读者关于他新作的期待， 他的回答是： 感谢期待，
默默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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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雄/文

陈建功成名很早， 1980年发表的 《丹凤眼》 就于当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紧接着于1981年发表的 《飘逝的花头巾》 也获得了当年度的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由此以突出的创作实力成为了文学界的新锐。 之后他又持续耕耘，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时享誉文坛。 1995年他46岁时被调入中国作协担任领导工作， 在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
记乃至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 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组织工作做出了贡献。

陈建功：
从京西煤矿走出来的大作家

7岁时的陈建功和奶奶、 母亲以及姐姐在北海。1959年， 陈建功和家人在一起 （右二）。

在读者见面会上， 和读者交流心得。 四名矿工出身的作家 （右起刘庆邦、 陈建
功、谭谈、梁瑞郴）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前合影。

2012年， 陈建功到平谷五中作报告， 并对
学生进行写作指导。


